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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寒水

当冬来天寒百花残，唯梅独绽送暗
香，许一袭暖与你相拥，让你不禁有
一种踏雪寻梅的冲动！“细雨生寒未
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
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感觉昨天
才春满枝头，怎么转眼就满庭冬色，
在惊觉季节的快速变换中，不禁哀
叹春秋易逝，且行且珍惜！珍惜寒
冷中的温暖，珍惜寒夜里的光明；珍
惜一天日渐短暂的阳光，珍惜一年
所剩不多的光景；珍惜雪中送炭的
难能可贵；珍惜寒夜明灯那抹暖人
的温馨；珍惜抱团取暖的惺惺相惜；
珍惜从舌尖到心底，从味觉到心灵
的温暖旅程。厚重的冬衣隔不开心
与心的距离，当水瘦山寒，心却是温
暖、充盈、亲近的，因为总有一些柔柔
的感动许一袭暖与你相拥，原来冬是冷
中盛开的暖！

在冬天，母爱总会许一袭暖与你相
拥！当我用被冻得笨拙的手指在键盘
上敲打描摹着冬天清瘦憔悴的模样，
每个字都透出些许的寒意和几分岁月
的苍凉，让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总
会想起小时候的寒冬，妈妈常常哈着
热气揉搓着我冻红的小手，给我穿上
她亲手缝制的棉衣，掖紧我上衣的衣
领，给我围上她亲手织的围巾，给我
戴上她亲手织的手套，还常能喝上妈
妈亲手熬的热腾腾的腊八粥，从头到
脚都暖和起来。而今，我漂泊异乡，
当妈妈在电话那头的一声嘘寒问暖：

“冬来了，天冷了，记得多穿点”，一阵
暖意浮上心头，蔓延开去，竟惹湿了
双眼！捎一片雪花，揣一缕梅香回
家，遥寄一片洁白芬芳的乡愁，在母
亲的怀里化成晶莹的热泪，浸润着日
思夜想的故土，明年又会萌发一棵新的

希望！
在冬天，亲情总会许一袭暖与你相

拥！总难忘那年那月的那场雪，风雪夜
归人，和家人一起围着火炉吃着热气腾
腾、香喷喷的火锅，家里的暖已把风雪
的冷关在了门外。在寒冷的冬夜，总有
一盏等你回家的灯，总有一缕炊烟飘散
着家里的饭菜香。

在冬天，爱情总会许一袭暖与你相
拥！记得那年冬天，他用他的手来暖我
冰冷的脚，用他的手揉搓我长满冻疮的
小手，我便认定这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
的超级暖男，嫁给了他，以后的每年冬
天，他都用他的体温给我暖手暖脚，两
人也如卷心菜般在相依为命的牵手岁
月里越裹越紧。

在冬天，友情总会许一袭暖与你
相拥！温一壶老酒与知己对酌，秉烛
夜谈，高山流水，难遇知音，一起回忆

高中时那场雪，我们在雪地里堆雪人、
打雪仗、拍雪景……

在冬天，书香茶韵总会许一袭暖
与你相拥！“落水荷塘满眼枯，西风渐
作北风呼。黄杨倔强尤一色，白桦优
柔以半疏。门尽冷霜能醒骨，窗临残
照好读书。拟约三九吟梅雪，还借自
家小火炉。”当繁华落尽北风紧，留得
枯荷听雨声，黄杨、白桦仍倔强地挺
立着！清冷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清
醒冷静，要有冬练三九的傲骨，才有

“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收获！落花无
言，素心如简，我掬一捧清茶，临窗读
诗，茶芳禅心如淡淡雅香袅袅升漫一
室，乳色雾帘淡若轻岫，氤氲了西窗
过雪。偎着小火炉的微温，轻啜热
茶，沁寒暖心，细嗅梅香，静赏冬雪，
安享一窗温暖的光阴，岁月静好，纯净
安暖！

□宋 莺

许一袭暖与你相拥

在朋友圈看到王祥夫先生新创作
的画，一枝菊，细碎的叶子，纤细的花
瓣，一缕无言的秋思向风里延伸，延伸
……先生配了一行字：为谁剪取一枝
秋。短短的几个字，却那么轻易地把我
的心弦拨动，记忆的闸一下子呼啦啦打
开。

童年的秋天，谷子成熟了，黄橙
橙的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成熟
的香。正式割谷的前一天，外公总
是挑一些谷穗大而饱满的，用剪刀
小心翼翼贴根剪下来，扯掉底下小
部分叶子，一根根仔细地插在院子
里那个个子瘦瘦、肚子圆圆的陶罐
里 ，然 后 走 远 了 看 看 ，走 近 了 看
看，不时用满是老茧的手拨弄其中
的某一根谷穗，像在制作一件世界
上最精美的艺术品一样用心，专注、认
真。

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很奇怪外公
为啥把那些谷子插在陶罐里。外公看
我疑惑的样儿，慈祥地摸摸我的头，说：

“谷子成熟了，最好的谷子要先用来敬
天，感谢老天今年风调雨顺，让谷子丰
收。”

那些优良的谷穗晒干后留作为种
子，在来年的春天继续播种。

外婆家有一棵大枣树，每到秋风
凉，枣儿一天比一天艳红一些，像被谁
偷偷涂抹了胭脂。等到枣儿一半多都
变红了，外婆就站在板凳上，拿剪刀连
少许枝叶一块儿把枣剪下来，放在篮子
里，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了钱给我们交
学费，捡出一些品相不太好的，等我们
这些馋嘴猫去吃。

后来生活渐渐好了，外婆剪了枣不
再拿去卖，就放在篮子，等我们去吃。
有时候枣子的枝叶干枯了，枣子的脸
上都布满皱纹了，我们这些忙着上学
的馋嘴猫还没去吃，外婆就把枝叶捡
拾干净，把枣子摊在阳光下晒，失去
水分的枣子红红的、皱皱巴巴的，但
味道香甜。树上的枣子外婆不一次
剪完，每个周末剪一些，我们这些小
孩谁去外婆家了，就吃一些解馋，吃
不完的，外婆会找个袋子装起来，临走
带回家。

有时候都起霜冻了，树上的枣子
还没剪完。这样的时候是我们这些
孩子都渐渐长大后，有的上班了，有
的去外地上学，去外婆家的人越来越
少。外婆在封冻前剪下最后一枝枣，
喃喃自语：“这些个小鸟哦，转眼翅
膀都硬了，会飞了，飞了好。明年
啊，把枣子都一起剪了晒，给他们每
人捎点去。”

记忆中的父亲在秋天也是要用到
剪子的。秋风吹过，西院的葵花随风
摇荡着硕大的脑袋。一颗颗葵花籽
坚硬、饱满，像在下一刻就要冲出花
盘一样。父亲拿来给树剪枝的剪枝
刀，踩在凳子上，把一个个葵花盘剪
下来，排放在东平房的屋顶上晾晒。
留下来的一两个葵花盘让我们尝
鲜。把葵花籽从葵花盘里抠下来，剥
掉瓜子皮，白白胖胖、水嫩水嫩的瓜
子让人馋涎欲滴，放进嘴里上下牙齿
一碰，脆脆、淡淡的甜味顿时溢向舌
头、咽喉，别有的清香。

如常的日子，因为掌心里多了几粒
葵花籽，掌心里多了温度，多了柔软，多
了馨香。

外公、外婆、父亲都已远离我们而
去，很多个秋天，不见他们忙碌的身影
了。

我不知道祥夫先生的秋为谁而剪，
或已送出去几枝。在这到处飘散着喜
悦的秋，我的心些许寥落，有谁为我剪
取一枝秋？而我，又能为谁剪取一枝秋
呢？

□王举芳

为谁剪取一枝秋

寒冷的日子里，我总喜欢到野外
去走一走，只是为了看看树，欣赏冬树
的姿态和风骨。

冬树抖落了最后一片叶子，清瘦，
矍铄，在寒风中兀立。刺骨的严寒侵
入骨髓，昆虫的喉咙早已喑哑，鸟雀也
隐藏了踪迹，但它全无畏惧之色，仍然
精神抖擞，倔强地对抗着西北风。凛
冽的风席卷着大地上的一切，在冬的
威严之下，一切都是瑟缩着、黯淡着，
可它却岿然不动，参天而立，像一位顶
天立地的英雄。

在无边的旷野里，它们默默地挺
立，没有了繁茂叶子的装饰，没有了枝
头小鸟的啁啾，也没有了树荫下路人
的歇脚，它们深深地寂寞着，咬紧牙

关，默默无言。在漫无边际的荒凉寂
寥严寒之中，它们忍受着日复一日的
萧索寂寞，它们坚信，挺过寒冬，春姑
娘的微笑就会驱散冬之阴霾，带给它
们勃勃生机。

即使是大雪纷飞，它们也毫不畏
惧。漫天雪花飞舞，簌簌地落在枝上，
一点点地堆叠，沉重的负荷压得它们
的枝条嘎嘎作响，但它们依然傲骨铮
铮，腰身挺拔。当不堪重负时，它们毅
然选择了宁折不弯，勇敢地放弃那些
纤细的枝条，以壮士断腕一般决绝的
方式来舍弃，这种勇气和智慧令人肃
然起敬。

冬树是严寒里最勇敢的战士。即
使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它们也不会低

头折节，向严寒屈服。它们以一种豁
达从容的心态，视之为生命的成长必
须承受的磨砺。

在旷野里，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
心中对这些冬天的树充满了深深的
敬意。不禁想到，人如果活成一棵
树该多么好！在逆境里，不丧失生
活的信心和勇气，无论遭逢怎样的
厄运，都要怀着一腔热诚，坦然地面
对一切严峻的考验，默默地承受，绝
不放弃对美好的追求，相信总有一
天春回大地。

在北国的严寒里，冬树以坚不可
摧的勇者之姿，启发着我：一个人该以
怎样的姿态生存于世，该以怎样的勇
气去应对风风雨雨。

□张燕峰

冬树的风骨

她邀他看枫叶。
上了山，秋的气息扑面而来，心里

骤增几分舒爽。山上的枫叶层层叠
叠，美不胜收。

她背着单肩包，轻快地朝前走，脚
下落叶簌簌发响。他亦步亦邹，紧跟
着。红红的枫叶似一只美丽的蝴蝶从
树上盘旋而落，她昂着头，吃吃地看
着，不由张开手臂，手心向上擎着旋转
起来。她深深吸一口气，赞叹，人间仙
境啊！

他痴痴地看着，一袭红裙，在枫林
间盘旋，似枫叶中跳出的精灵。

她的眼神触到他的目光，他做错
事似的迅速躲避。她格格笑起来，笑
得他浑身不自在。她一转身，跑了，背
包从肩头滑落。他捡起包，向前追。

在一块平坦的石头旁，她停住脚
步，说，你帮我摘一片枫叶吧。他应声
把包放在石头上，四下搜寻，走向那支
最红火的枫叶。他站在树枝旁，盯着
枫叶看，选出一片色泽饱满长相俏丽

的枫叶，垫起脚，伸手摘下，双手把枫
叶举在脸前，送给她。

她早已从包里掏出日记本，接过
枫叶，认认真真地夹在日记里，又转身
从包里拿一支笔，坐在石头一旁，背对
着他写着什么。他微微向前探一下身
体，她连忙用手捂住，脸色红似枫叶，
不许看！

他一笑，背对着她，坐在石头另一
旁。

你随父母到法国后，会想起枫叶
吗？

我可以不走，如果，有一个值得留
下的理由。

他“唰”地一下，回过头，嘴巴张得
很大，却没有发出声音。

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每年的这一
日，他都会来这儿。他由当年的年轻
俊郎，风度翩翩，到头发花白，弯腰驼
背。每次，只是他一个人，不急不慢地
走来，双眼盯着她当年旋转的地方发
呆。他似乎看到一袭慢慢旋转的红

裙，听到亲切爽朗的笑声。他笑了，走
到石头旁，目光在枫林里挑选一枝最
艳丽的颜色，走过去，挑一叶最美丽的
枫叶。叶柄捏在他右手食指与拇指
间，再伸出左手，捧住右手。一步一
步，走到她当年坐过的地方。他坐下
来，模仿她的样子，把枫叶夹进日记
本。他每年，都会拿一个崭新的日记
本，放好枫叶，静默地坐着，一双眼睛
盯着远方，溢出水来，一阵奋笔疾书。
合上本子时，他总是微笑着，眼睛熠熠
生辉。

你，你怎么来了？她从他身后走
来，一脸激动，仍是一袭红装。

我一直都在。他表情十分平静。
此后的几个星期，她每天搀扶他

来这里散步。他们彼此深谙，温婉柔
和，似乎从来没有分开过。那日，他坐
那块石头上，离开了她。留给她的是
每年一叶的火红思念，和三十本只属
于他俩的日记。

以后的日子，她每天读一页。

□崔利敏

枫 叶 情（小小说）

拐过最后一道弯，隔着两条小土
坡，远远地，便看见站在家门口的母亲，
怕是已等在那里很久了。已是薄暮时
分，夕阳正好，余晖斜映在她的身上，金
黄金黄的，望过去，温暖极了。

坡下的人家，已升起袅袅炊烟，在
空中悠悠地飘着，闲闲，散散。门前的
老黄狗早已站了起来，踱着小步子，晃
着脑袋，尾巴摇来摇去，舌头伸出来，又
缩回去，眼睛眨巴眨巴望着。隔壁家的
老阿婆从门内探出半个身子，手中端着
碗，一边忙乎着，还不忘打声招呼：姑娘
回来啦！听得人心里一热，仿佛我从未
远走，依旧是那个放学归来的孩童，日
日能够回到这里。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如常
的诗句，很自然地在脑海中氤氲开来，
便是此时的眼前，不是陶潜的田园，不是
书里的遥远。还未走到门口，母亲便迎
了出来，微微笑着，接过我肩上的背包。
父亲亲手钉制的木栅栏，依旧吱吱呀
呀。门前的老槐树上，只剩伶仃的槐角，
走过去，刚好从头顶飘下一片叶子，徐徐
落在脚下，寂寂的，一如逝去的光阴。

每次，迈进这方小院，内心便异常
柔软，安宁。院中的柿树亭亭依旧，褪
去了夏日的繁绿，却不减昔日的风姿。
浓荫苍翠的岁月，不喜，万木摇落的时
节，不悲，兀自宁静着，守护着一院的朝
朝暮暮。晾台的绳子上，晾着母亲的被
子，几步之外，便已闻到阳光的味道，密
密，细细的。

寻常饭菜一入口，心里便无比的踏
实。那个黄昏，下班后，坐在公交上，车
窗里忽地飘进一缕油香，夹杂着芝麻的
味道，像极了母亲炸的烧饼。一进家，

便拨通母亲的电话，她在那头听着，笑
了。此刻归来，油炸烧饼，母亲已备好
放在饭桌上了，霎时，心里暖暖的。我
不过随口一说，却是母亲光阴里的心心
念念。曾几多时，自己尝试去做一道熟
悉的菜，照着母亲的样子，终了，却都不
是那般滋味。只得一个电话过去：妈，
我想吃你做的菜！每每此刻，她总是笑
着嗔怪：谁让你嫁那么远的！

清早，天刚微亮，耳边已响起鸡鸣，
一声，一声，又一声，声声呼唤。并未觉
得美梦被搅，心里反倒潋滟无比。窗
前，树上的鸟儿也已唧唧啾啾着。拉开
窗帘，便能望见它们蹦蹦跳跳的影儿，
煞是欢快。叶子青了黄，黄了青，四季
轮回，这群小小的歌唱家，总是不知疲
倦，从不缺席。这样的时光，刚刚好。

柿叶、桃叶、槐叶、榆叶，还有杨叶，
一院子，随意地散落着，星星点点。起
身，抄起扫帚，沙沙地清扫着，从里院到
外院，从墙里到墙外，尘埃纷纷扬扬，穿
梭其间，心里总会荡漾着一丝小欢喜
——扫过去，等一切尘埃落定，心仿佛
也跟着变得洁净透亮，清清爽爽。

搬了蒲墩儿，坐在院里的石板上，
一边陪母亲择着菜，一边听她叨念着家
常，絮絮地，如幼时哄我入睡的嘤嘤
声。周遭的雀儿，并不惧惮谁的哄赶，
兀自忙着啄食，飞高又飞低。门外的黄
狗儿，不时地吠上几声。除此之外，大
多时候，空气里弥漫着的，都是安静。
阳光，穿过繁华落尽的枝头，一瀑一瀑
的，肆意地流泻着。

爱极了这样的烟火俗常，岁月静
好，大概就是现在的模样。万物清宁，
光阴在我身旁，被拉得瘦长，瘦长……

□严 巍

光 阴 长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下起了今冬
第一场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
舞，满眼都是银装素裹的世界，不由想
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诗句，远山
与大地沉浸在鹅绒般的白色中，像泛
着银色波澜的大海。

岁月的更迭中，成长是一份漫长
的守候。在漫长的守候中，没有雪，注
定有一种心情叫落寂；没有雪，注定有
一份真诚叫期盼。如果没有雪，宁愿
时光为之停留；如果真的没有雪，宁愿
舍身，为其守候，哪怕一生……

那是一种恒古不变的花开与花
落。当世间万物凋敝，这小小的精灵，
凛然翘首，独自凌寒。她不与谁为伍，
默默地挥洒火热的情怀，于落寞中，盛
开一份天真的纯洁，她不与谁争艳，悄
悄地凝聚玉洁的冰清，绽开一份特有
的绚烂。

对雪，我有说不清的情怀，不仅极
爱那不受半点侵染的清凉风骨，更心
仪于她那飘落是那义无反顾的从容姿
态。多情，且善感，却从来不涉风与
月。天地间，轻轻盈盈，飘飘洒洒，那
该是多么美妙的舞姿……

雪后初晴，玉树琼枝，掩映如画。

站在雪里望着迷人的风景，不由得回
到了儿时的记忆中，那时雪花总能给
我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小伙伴们兴
高采烈的滚雪球打雪仗堆雪人。最好
玩的是扣麻雀。在铺满积雪的院子
里，扣出一小块空地，撒上玉米、麻籽
等，再用木棍在上面支个大筛子，把长
绳一段系在木棍上，另一端牵在自己
的手里。然后耐心地趴在门缝后面等
待贪嘴的麻雀自投罗网。当麻雀津津
有味地享受美食时，我们猛地将攥在
手里的绳子一拉，麻雀就被牢牢地扣
在筛子里，这时我们这些小伙伴便欢
呼雀跃起来，如同打了一场大胜仗。

如今，我已经长大了，我还是盼望
下雪，因为我相信置身于漫天飞舞的
雪的世界里，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会
一扫而光，所有的世俗的困扰都显得
渺小和微不足道。面对银白色的雪精
灵，倾听宇宙无声的呼唤，疲惫的心灵
仿佛被净化了，心境变得开朗、淡泊、
宁静。我不是诗人，写不出优美动人
的诗句，表达不出我此刻全部的心
情。我只想说我渴望飞舞的雪花，渴
望感受那份特有的快乐和喜悦，渴望
与雪花一道翩翩起舞尽情欢笑。

□曹桂田

期待漫天飘雪时

这天，接到乡下的朋友打来的电
话，说他种的菊花进入盛开旺季，要我
们到他们乡下去赏菊采风。于是，赶紧
联系了几个文友欣然驱车前往。

朋友早在路口等候我们一行的到
来，头一件事就是要看看他种植的菊
花。走上田埂，绕过水渠，远远的就望
见田野中一大片白色的菊花，平铺在田
野中，真是美不胜收。等我们走进一
看，整齐的菊花丛中，有灿然怒放的菊
花，也有青色如豆的小花蕾。花丛中，
不少人手挎竹篮进行采摘。朋友给我
们也分了竹篮，叫我们也体验一下亲手
采摘菊花的乐趣。我们当然乐此不彼，
手持竹篮，纵身跳入菊花丛中，齐腰高
的菊花纷纷拂动我的衣袂，枝头上的菊
花素面朝天，片片花瓣迎风招展，我轻轻
掐下一朵洁白的菊花，凑近鼻子，嗅到了
一丝淡淡的清香。采着菊，我不由的想
起陶渊明的诗句来：“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陶渊明独爱菊，在他房前屋后
栽满了菊花，摔印归田后，带月荷锄，种
豆南山边，采菊东篱下，过着悠然的田园
生活。同行的几位女文友，显得格外的
新鲜，用那纤纤细手把那娇嫩的菊花摘
下，花丛中不时传来朗朗的笑声。

远处南山横卧，近处流水人家，好
一副静谧的田园风光。说笑间，大家的
已是菊花满篮了。体验了采菊的过程，
朋友又要带我们参观他的制菊车间。
先是工人捡去菊花中叶片花蒂等杂物，
分拣出优劣，经过冲洗后，入瓮釜中蒸，

之后，再入烘培箱中烘培。进烘培箱之
前，要把菊花摆好，这样，烘培出来的菊
花就有造型了。最后，就是包装。参观
完制菊车间，朋友把我们请进了他的会
客室，来他这里，自然要品尝这里的菊
花茶了。朋友一一向我们介绍他的菊
花系列产品，他的菊花茶就分好几种，
还有菊花酒、菊花精油等等，看得我们
眼花缭乱。

说话间，朋友已经为我们泡好了菊
花茶，将滚烫的水注进透明的茶杯时，
那几朵小小的白菊花在滚水中血脉喷
张，或垂直或弯曲地上下翻滚，经过一
番演绎，终于以淡雅的姿态一瓣瓣舒展
开来，归于平静，并在热气的催促下散
发出一缕缕清香，洁白而美丽。朋友告
诉我们说，这是品质优等的菊花茶，这
种菊花茶选用那种含苞欲放的菊花，经
过开水的浸泡，完全释放出全部精华。

轻轻地呷一口，茶水微苦，但是细
品起来，唇齿间却充满奇异的清香。我
不由对菊花更添了由衷的敬畏，它经历
风霜严打，又经受沸水浸泡，在淡然归
去之际，还要留给人间一缕清香，慢慢
地温存了我的情怀。

品饮间，一曲周杰伦的《菊花台》飘
然而至，潜入了我们的耳内，如述如泣
略带些许忧伤的曲调。“北风乱，夜未
央”，“菊花残，满地伤”，品饮着杯中的
菊花茶，倾听着这样的乐曲，缱绻缠绵
的情愫不由的荡漾开来，一并涌上了心
头，可谓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江初昕

采菊南山下

晒秋 谢成龙 摄铜官山


